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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厚之先生已离开我们一年了。
每静夜校稿，仿佛看见先生手写的书稿在侧，仿

佛看见先生发过来精彩的微信考古笔记， 仿佛听见
先生褒扬的话语，更有似听见先生鼓励前行的忠告。

在大竹园中学教书的时候，我通过《安康日报》
认识了厚之先生。 那个时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
我是他忠实的读者。 每逢安报副刊里看到有汉上二
叟或者兴安厚之的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并且剪切保
存。 通过他的文章，了解到安康的历史文化与文物考
古知识， 也引起我对地方习俗与古迹遗存的关注热
情。

2009 年，我经过丁文老师的介绍，拜访了厚之先
生。 谈话间，厚之先生得知我在整理刘应秋的《一砚
斋诗文集》，当即拿出了自己手抄的《一砚斋集诗稿》
让我参照校对。 《一砚斋诗集》原稿保存在安康市图
书馆（现在的市少儿图书馆），1983 年洪水浸泡后，抢
救整理图书馆古籍图书时， 丁文老师花高价复印了
一份，厚之先生抄写了一份。 复印件因为当时的技术
水平，很多地方模糊或残缺。 厚之先生的手抄件成为
复原文献有力的参校本。 当时我没敢邀请厚之先生
参与我的整理项目。 一个多月以后，我将《一砚斋集
诗稿》的打印件教给他看时，他非常激动，连说：“好，
好，这下《一砚斋集》能够继续流传了。 ”说罢，当即表
示参与注释。

不久，通过厚之先生先的介绍，市方志办张永强
主任邀请我参加《安康历代名人录》的校对工作。 其
实这本书的原作者就是汉上二叟，即李厚之、张会鉴
二位先生。 方志办让我帮助他们核对一些历史人物
史实。 此后几个月，我白天在家整理《一砚斋诗集》，
晚上带着电脑去厚之先生家里，一同校对《安康历代
名人录》。 我用电脑检索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藏
书，在《四库全书全书》中检索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
厚之先生都一一对原稿核对修改， 没有一点不高兴
和恼怒 ，反而逢人就夸赞我 ，先生真有 “说项 ”的风
度。

2013 年冬天的一天， 厚之先生电话我说：“你知
道刘寅初不？ ”我说不知道。 他说：“刘寅初的诗好得
很。 我想请你帮忙，把他的诗整理出来。 ”等我看见刘
寅初先生的遗稿时，面露难色，那些所谓诗稿完全是
一箱子乱码在一起的纸片，根本无法阅读，更不用说
整理。 厚之先生见状，说“刘寅初是民盟盟员，也是积
极地爱国人士，他的诗很有独立的历史思考。 ”过了

一段时间，厚之先生将《刘寅初诗文辑存》抄写稿交
给我，说：“你仔细读读，看看他的诗歌是不是很有价
值。 ”我用此诗稿材料申报了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
研究课题，并把课题基金完全用于书稿出版。 可以说
没有厚之先生的整理爬梳， 就没有 《刘寅初诗文辑
存》的面世出版，安康文坛会损失一位实力诗人的文
学作品， 安康历史文献会损失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
献。

整理完《刘寅初诗文辑存》，有一天我陪厚之先
生闲聊，谈到安康清代诗人，他如数家珍，列出诸如
王玉树、董诏、张补山、陈仅、雷钟德、谢馨等人，他说
这些人都对安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把他们的诗文
集整理出来， 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按照先生的建
议，我通过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回王玉树的诗稿《芗
林草堂诗文集》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厚之先生非常高
兴，立即着手校对注释，并写出专题文章《惠安先生
王玉树》以及《王玉树年谱》，这些资料为研究清代文
学和清代安康地域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
2016 年冬， 王玉树的诗集和经史研究等文献被纳入
“陕西省十二五规划古籍整理重大课题” 出版计划
中，这样他的作品能够得以延续保存，为社会发光发
热。

2018 年， 厚之先生已经是高龄老人， 他学会上
网，从此以后，他的文字工作也不再是纸本手写，而
是使用文档形式传送， 这样也为我减轻了打字的时
间。 2018 年后，厚之先生分别和我一起整理出版的作
品有陈仅的《继雅堂诗文集校注》、张补山的《来鹿堂
诗文集校注》以及待出版的《正谊堂诗文集校注》，这
三部作品部头大，典故多，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不顾
卧床多病，一天一天趴在书桌上抄写、查阅、核对，遇
见一些有趣味的诗人生平故事，第一时间分享给我；
遇见一些难解的典故， 他给我分享解开这些典故的
方法和经验；遇见一些地名疑难，他就给我说让问问
王晓群、屈小明，力求核对准确，他经常说：“注释地
方文献，一定要把握地方的特征，把有关地方的事情
给后人写清楚。 那些通用典故，就可以不用注释。 ”这
真是古籍文献整理， 尤其是地域文献整理的金玉良
言呀。

厚之先生先走了，我又收集了几部地域文献。 可
惜，再没有人来和我一起分享收集文献的喜悦了，再
没有人催促我抓紧整理出版了， 再也没有人来为我
提供无私的答疑和帮助了。

最早知道鸦河，源于一个电视广告：八仙云
雾茶，处于鸦河上游……以后每次去鸦河，脑海
里总是会出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有线电视里
那位松鸦乡党委书记操着浓浓的八仙口音，为
八仙鸦河茶叶做广告的画面。 或许，这是我个人
记忆当中，一个地方领导，最早为自己的家乡产
品代言的人了吧！

多少年后，八仙云雾茶早已名扬大江南北，
而鸦河，自然也成了所有爱上八仙云雾茶，和八
仙云雾茶有联系的茶人知晓的知名原产地域。
他们也慢慢地明白，平利最好的茶叶在八仙，八
仙最好的茶叶在鸦河，鸦河最好的茶在云端，在
云雾深处……

巴山屋脊和岚河发源地八仙镇， 本是奇峰
竞立，层峦叠嶂，溪流纵横，飞瀑竞秀。 在岚河上
游， 有无数发源于巴山屋脊正阳大草原、 神河
源、黄安坝等高山草甸的河流，南北向横切注入
西北至东南向岚河，如八仙河、四季河、滔河、鸦
河、金鸡河等等，鸦河便是其中的一条。

“一进鸦河九道山，凤凰展翅在高山。 ”三十
里的鸦河两山夹一溪，九道关山自东西向对峙，
像河谷逶迤相奔，形成了九道关口，造就了跌宕
起伏的奇秀风光。 旧有诗人曰：“将军擂鼓入云
峰，百步仙梯尚有踪，大小狮凸环太极，象鼻门
牙锁双龙。 ”将鸦河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神话
传说串联，形象精妙的描写了出来。

从鸦河汇入岚河交汇处一路溯源而上，鸦
河口、江西街、号房、靛坪四个村依次相连。 一河
清溪，两岸人家。 村居掩映，小桥流水，美不胜
收。 鸦河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依山地势蜿蜒，不
停地变换着姿态，仪态万千。 从号房往上，鸦河
就藏在山石之中，云雾之怀，时隐时现，多了些
许层层叠叠的神秘。 这里有摩崖石刻留存和盐
道遗迹。 整个溪流几乎被绵延不断的，跌宕起伏
的，大大小小的瀑布所串接。 五步一荡水，十步
一潭水，百步一瀑布。 最有名的是翘翘水，鸦河
水在这里从五米左右的石崖飞跃而下， 落入一
块凹下的臼形石底， 又从低处抛出， 犹如跷跷
板，画出了一道 M 型的水线。 传说，吕洞宾和韩
仙子二人每每斗酒后，就到这儿来喝茶解酒，他
们把喝淡了的茶水，倒在了石崖下，久而久之便
将石岩冲出了石臼，形成了这一道天然的喷泉，
鸦河， 实在是一条完美地天然地待开发的风景
带。

一路的风光美景， 目不暇接。 慢慢你会发
现，村居、庄稼、菜蔬之外，鸦河的主角当仁不让

的是茶叶。 先是河两岸，并不宽大的田地是茶；
两山之上那些并不险峻的坡梁沟岔是茶； 到了
号房一带，有一坝丘陵 ，皆是茶 ；再走 ，到了靛
坪，茶似乎就少了，不连贯了，茶园是在两山上
有泥土的坡面上开采种植出来的，像是补丁，而
在山巅之上，隐隐约约，仍是茶园，若是晴天，是
可以看到的。 寸土寸金的鸦河山沟，鸦河人，除
了房前屋后的菜畦，几乎把所有的土地，都种植
成茶园，茶已经是鸦河人的业和根了。

只是这茶，并非一直都是有的，明清时期，
从湖广、闽粤移民而来的鸦河人，至今还保留着
老家的生活习俗，一个江西街，完整的留下了移
民的信息。 居鸦河上游来自湖南的张氏家族，忘
不了故乡的茶香，引来茶种种植，竟然成功了，
于是这崇山峻岭之中的鸦河，就有了茶，听年纪
大一点老人说，20 世纪 50 年代， 鸦河垴磨子沟
一带，还有碗口粗的茶树呢！ 只是这茶叶金贵得
很，只在逢年过节，招待贵客 、稀客 ，才肯拿出
来。 为了填饱肚子，鸦河人开垦出来的土地，都
是一季洋芋，一季包谷的。

说起茶叶，鸦河人总会念及到几个人。 先是
郑华运， 这位从部队服役回来担任村支部书记
号房村人，见到家乡依然十分贫穷，就不停地琢
磨着如何使家乡脱贫致富。 70 年代初期，通过
扎实细致的调研，四处考察，最后确定，鸦河可
以种茶叶。 于是他也从湖南引进茶种，很快试制
成功，并在号房张家坡建立起了 300 多亩茶园，
随后又建立起了一个村级茶厂。 他的成功，得到
了原松鸦乡的认可和赞誉并在全乡大力推广，
于是，鸦河两山建立起来万亩茶园。 “有了梧桐
树，招来金凤凰。 ”80 年代初期，鸦河来了一位
精瘦，精干的中年人，他带着一伙农校的学生，
不声不响地在这儿住下，和乡亲们一块儿吃，一

块儿住，一块儿上山，一块儿炒茶，一块儿品茶。
谁曾想，几个月后，他和学生们研制出了八仙云
雾茶，一鸣惊人。 1988 年，获得了陕西省优质产
品；1990 年获得西部名优茶陆羽杯。 1991 年获
得了全国十大保健产品金奖。 那个时代金奖，是
硬邦邦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水分。 而这位茶专家
就是平利县的茶叶技术推广站站长刘成浩，而
他为一生都为了茶叶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八仙
云雾茶是他最灿烂地绽放， 两年后， 便一病不
起，提前退休。

鸦河人从此享受着八仙云雾茶， 带来的小
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内，那块茶园，那个茶厂，
仍然被乡亲们守护着，并延续和发展到 1000 多
亩。 有次，我见到了茶园、茶厂还是村集体经营
时最后一任场长朱德峰， 老人已经 70 多岁了，
谈起那个年月的事，就滔滔不绝。 如今这茶场，
已经过多次改制，多次流转，到了年轻的晚辈手
中。 可他依然待在鸦河，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他
的儿女，都小有成就，住在大城市里，多次接他
去享福，他借口经管着上十亩茶园，就是不去。
熟知他的人， 都知他的心事： 他还挂牵着和华
运、 成浩等一块儿付出的青春岁月的茶场茶厂
啊！ 老汉是舍不得鸦河这一川茶香呀！

与此同时，靛坪的吴祥义，鸦河口、江西街
的能人志士，纷纷发展各自村的茶叶，形成了八
仙云雾茶的大合唱。 连乡上的党委书记在县上
刚兴起不久的有线电视，也为八仙云雾茶代言，
一时间，云雾茶声名鹊起，享誉茶饮界。

在鸦河，我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供销社改
制后留守人员罗显春，转型茶叶营销。 当他自己
开办了八仙云雾茶叶有限公司后， 去注册八仙
云雾茶时， 却发现湖北一家公司已经注册了这
一商标，顿时，仿佛受到了当头一击，感到天都

要塌了下来，等他冷静后，不动声色的打听、了
解，终于弄清楚了这家公司没有实际运用。 按照
政策，在规定的年限里，没有使用，到了期限以
后，可以抢注。 因此，他便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在
第一时间内，抢注了八仙云雾茶商标。 至此，八
仙云雾茶，才真正属于八仙镇，属于鸦河。

无独有偶，2016 年，号房村的朱林燕，接过
了村上的茶园茶厂，组建了号房茶叶有限公司，
走南闯北的她，运用了当代茶人的理念，把这儿
打造成了种植、加工、销售、民宿、吃住、文旅融
合的茶体验流水线。 稍微安顿下来，她就把主要
精力都用在收集鸦河号房茶叶所有的相关资料
上，她那股劲，犹如流着的鸦河水，没有黑夜，不
知疲倦。 终于，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找到
了近 40 年前八仙云雾茶获得全国十大保健产
品金奖的奖杯。

在号房茶叶有限公司茶叶展览厅中， 你可
以看到八仙云雾茶一路走来的历程， 可以了解
到八仙云雾茶制作的全过程； 可以见到那满墙
满柜的奖杯和证书；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给八仙
云雾茶那些功臣留下了足够的位置， 留下了珍
贵的照片资料，让来鸦河的人，都能在这儿住下
来，喝鸦河香茶，吃鸦河美食，赏鸦河美景，让他
们流连忘返，舍不得离开。

见到朱林燕的人，莫不被这位娇小俊俏、思
维敏捷，口齿伶俐的创业者所感染，会记住她对
鸦河号房茶厂、茶园那份承诺，会感受到她对茶
叶的那份无限的热爱， 对号房八仙云雾茶充满
着那份热情和信心，会记住她的风采。

而印在我脑海中朱林燕， 是第一次见到她
的时候，恰逢她找回了那个金杯，她站在院子里
给我们介绍寻找的经过，而怀里抱着那个金杯，
一直不放手，生怕别人从她怀里拿走。 那神态永

远定格我的记忆中。
其实，朱林燕还有一个秘密，所有关于八仙

云雾茶的奖杯、证书、报刊、资料，她几乎全部都
搜罗了回来。 而展厅里，大多数都是复印、复制
品，只有重大活动和贵宾来参观时，才肯拿出来
展出。 而客人们一走，她又很快地收藏起来。 八
仙云雾茶，已然成了她的魂，和生命紧紧相连。

院净、室洁、家和，人淳、村美，随便走进鸦
河一户人家， 主人都会泡上一杯上好的八仙云
雾茶，客人们也不客气，见茶如友。 片片绿茶和
清澈的鸦河水相融，慢慢地舒展开来，把身心和
灵魂完全的释放。 一看、一闻、一品，八仙云雾茶
的精魂就贯通了所有的血脉经络。 在茶中，可见
一山青翠；在茶中，可见袅袅云雾；在茶中；可见
高山流水；在茶中，可见四季岁月。 一杯一杯，水
添下去，四道、五道甚至六道，据茶的清香持久，
便可分辨出纯正高低上下，主人们的脸上，会露
出自豪，甚至得意的微笑来。 客人们当然知道，
四泡以上，还是清香如故，肯定是鸦河茶了，若
再多出的一、二泡，甚至能分辨出鸦河不同小地
名的茶园和谁家制作的茶了，于是，鸦河的风土
人情，都在这千家万户之中了，家家有茶园，家
家皆制茶，家家皆民宿。

春天，鸦河人遵循着传统，无论多远，无论
手头上事多么重要，他们都要放下，都要从天南
地北赶回来，大大小小的数十家茶叶加工场户，
同时收茶、制茶、售茶，整个鸦河弥漫着茶的气
息。 有些老茶户，还不用机器，专门用手工制作
自家喝的一年的茶。 乡亲们借着这机会，走村串
户，享受着茶的时光和茶的沉醉；夏日，鸦河人
在河边的麻柳树下呷茶消暑；冬季，鸦河人围炉
煮茶，交流着一年四季的喜怒哀乐，乡情和乡愁
。 鸦河人，以茶为生，种茶、采茶、制茶、品茶、售
茶……如今鸦河人又把夏秋茶， 作增收增效一
条新的路径。 一年四季，整个鸦河弥漫着茶香。
因茶而名，因茶兴业，因茶致富，一个风景绮丽，
茶旅融合完美一体， 蕴藏茶乡神韵鸦河已然成
型。

“八仙云雾茶，处于鸦河上游……”那持久
和遥远的， 纯正的八仙鸦河乡音一直在茶乡飘
扬回荡。

云 雾 深 处 是 茶 香
陈旬利

蜗居城里，许多年没感受到凤凰山的秋色了，我约
从关中迁居安康的好友瑞芳，抓住深秋的尾巴，去看漫
山红装。沿着十天高速路，我俩驱车奔向郊外的凤凰山，
天空辽阔，远离了喧嚣。

我俩去南山云见，清晨的薄雾缓缓散去，从车窗望
去，黄褐的豆荚呐喊着爆裂，成片的秸秆排列，宽阔的树
叶起舞，苍翠的松柏是凤凰山铮铮的铁骨。 离城市越来
越远，各种植物把季节深部染得绚丽缤纷，车窗外黄绿
陪衬的树影疾速倒退，层林尽染，如泼洒的油画。

凤凰山风景藏得很深，我俩越过澎湃松涛，在大南
沟两旁树木的夹道欢迎中， 不到半小时就抵达南山云
见。刚一下车，森林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沉醉不
前。

凤凰山以传说故事为经，以人文景观为纬，将历史
和现在完美统一和有机融合。沿着大路走，刻着“溪映明
月 南山云见”字样的楠木雕刻牌楼立在步道入口，一沟
两岸是明清颇具特色的民居老院子，简单地说，就是以
圆木对接筑造出来的木头房子。从沟口到谷顶，用石头、

古砖、 木板交替铺设的步道逶迤着向凤凰山林海延伸。
走在仿古步道上，树影洒落斜射在水面，松针枯叶飘落
在地面。 偶尔闪过一树灿烂的枫叶，阳光穿透着晶莹剔
透的红，叫人陶醉。

那条条步道，我多年前和好友瑞芳在梦里走过。 她
说：“白桦之眼，是不是认出我们了？”我迅速看着她手指
的方向，的确是真的，步道两旁，一树树挺直的白桦，树
干上斑驳的“眼睛”，正静静凝视着她。 我俩循着光影交
错的步道前行，渐渐听到水声，响亮悠扬，我的整个世界
也一起慢下来，水声越来越大，雨声越来越近，从高处不
断跌落，清亮的水闪着晶莹的碎光，倒映着凤凰山五彩
的秋色。 它就这样跳跃着，一路撞击着乱石，向月河奔
去，多像我俩怀着孤勇之心，双向奔赴异乡。 山里多奇
石，林木掩映下，长满绿茸茸苔藓的石头被裸露的根系
缠绕。 这些“根抱石”的大树无论多么艰难，依然向上攀
爬，向着阳光的方向努力生长。

金色的深秋，一场场轻悠悠的风，吹来故乡的味道，
南山薄雾四起，我俩寻不到回家的路。

常闻凤凰山终年云雾氤氲，似是遗落人间的仙境。
山巅有一民宿，仿若悬浮于云海之间，举手投足，似可
揽云入怀，令我心驰神往。

遂约二三挚友，于周末奔赴那 “南山云见”。 沿途
青山含翠，绿水迢迢，细雨如丝，织就漫天诗意。 山道蜿
蜒，林荫蔽日，空气澄澈如洗，满溢着自然的芬芳，丝丝
缕缕，沁人心脾。

车蜿蜒而上，绕过一弯又一弯，向着山顶攀爬。 虽值
孟冬，窗外绿意依旧绵延无垠，如诗画卷铺展眼前。彩纹沥
青路纤尘不染，似灵动绸带，缠绕于山腰，山脚清泉潺潺，
奏响天籁。乔木、灌木、马尾松交错纵横，密不透风，目光所
及之处，皆成佳景，目不暇接，心醉神迷。

初至 “南山云见 ”，青瓦泥墙 ，木窗竹篱 ，小桥卧
波，猫狗闲逸，金黄银杏，如诗如画，宛如世外桃源，蓦
入心间。 拾级而上，轻叩木门铜环，缓缓推开，古朴厚重
之风扑面而来。 屋舍保留乡村土坯房韵致，石板路绕着
篱笆墙，圈起一方静谧天地。 檐下空地，两把太师椅静
静安放，似在诉说往昔岁月，于此读书品茗，可享岁月
静好，尘世纷扰皆抛诸脑后。 客房内，暖气融融，淋浴设
施完备，复式设计动静相宜，温馨四溢。 卧室高居阁楼，
一楼落地窗前，榻榻米安然静卧，窗外飞鸟掠过，墙角
懒猫半梦半醒，闻声轻动，旋即复眠，时光仿佛在此凝
滞，任尘世喧嚣，我自悠然。

踱步向更高峰，茶树成海，波涛起伏，翠绿欲滴，默

然静立，汲天地灵气，纳日月精华。 霜雪洗礼后，叶色愈
见深沉。几株茶树绽出洁白花朵，于满园苍绿中，傲然独
立，熠熠生辉。目光交汇，敬意油然而生，其坚韧之姿，于
寒冬中独守，似在诉说生命的不屈与执着。 冬花孕育春
茶，此乃使命，待来春，繁花必化身为鲜嫩叶芽，香满人
间。 乘车前行，尘世纷扰皆随引擎轰鸣，消散于大山深
处，唯余内心澄澈安宁。

路旁长出刺泡与苍耳， 瞬间勾连起儿时田园旧梦。
刺泡成熟匆匆，仅月余时光，欲品其甜美，常赖机缘。 偶
得一株，如获至宝，呼朋引伴，共赴采摘之趣。 择红硕者
采撷，食之不尽，则以叶裹之，如护珍宝，捧回家中，笑语
盈盈。

至另一处院落，视野开阔，屋宇端庄，静卧山坳之中。
观景台上，极目远眺，茶园无垠，枇杷花盛，芬芳馥郁，心亦
随之舒展。深呼吸，神清气爽，思绪空灵。微风轻拂，薄雾渐
散，万籁俱寂，唯闻风声鸟语，声声入耳，似在诉说自然的
密语。 院落相望，看似近邻，实则遥隔，漫步其间，人心平
和，笑语低回，于山谷间悠悠飘荡，驱散静谧，亦拂去生活
的烦恼琐碎。想此，方悟 “南山云见” 之深意，乃为心灵筑
一归巢，于尘世中寻一方净土，守一份安宁。

归途中，闻琴音袅袅，如泣如诉，循声而至一老宅。
蔷薇爬墙，花影摇曳，木窗结网，斑驳陆离，似在诉说岁
月的悠长与沧桑。 伫立片刻，心中感慨万千，此去虽有
别，然 “南山云见” 之韵，已深植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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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典根

南山有朵不散的云
王腊梅

来安康之前，我最先认识的，是安康
的公园。

老家的相框里，一张 20 世纪 80 年代
的照片记录了父亲在安康求学时公园游
玩的场景，或许正是它在不经意间激发了
我对一座城的向往。 2019 年，因工作调动
我也来到安康。逛公园成了我融入这座城
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清晨， 步行上班的我特意早起十分
钟，绕行几步走上城堤。置身汉江公园，顿
时神清气爽。 高大的桧柏身姿提拔、树冠
锋利，如兵、如塔、如倒立的巨笔，它们比
肩接蹱，根根直立。我喜爱步行，尤其爱逛
公园。 行走在汉江公园，上班的路途于是
有滋有味了，而在公园“赶早集”的人又何
止我一个。 溯汉江而上，先与悠闲散步者
碰面，再和激情奔跑者擦肩，穿过垂柳的
发丝，望见中流击水的泳者，感觉自己也
充满了力量。加快脚步汇入水西门外锻炼
的人群，生机勃勃便成了具象的画面。

中午的时光交给兴安公园。 这方绿地
位于老城区中心位置，从哪儿去都不算太
远。 绕着人工湖走走停停，鸟声、歌声、孩
童的笑声汇成一曲轻柔的小调。面熟但叫
不上名字的植物四季常绿，郁郁葱葱。 作

为重建家园时规划的第一个城中公园，兴
安公园承载了很多安康人的记忆片段，它
还曾一度作为景区收取门票，但不久便敞
开大门，24 小时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 历
经多次改造升级，如今的兴安公园如同城
市的心肺，绿意盎然，活力满满。

坐在长椅上歇脚，注视公园中往来的
身影，你很容易找到史铁生先生《我与地
坛》中出现的人物———一对老人，曾经的
中年夫妇；热爱唱歌的小伙子；坚持跑步
的朋友等等———每个生命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行走、思考、成长、绽放，而公园恰是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绿洲。

傍晚，华灯初上，城市霓虹经水面反
射，愈发显得五彩斑斓。 汉江北岸，安康博
物馆脚下，汉调二黄公园人头攒动。 在戏
剧人物塑像和关公、包公等巨大脸谱造型
前驻足，在印有胡琴、笛子、唢呐等乐器的
地板上踱步， 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汉调二黄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安康这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发展
中保护传承，让文明生生不息。

吃过晚饭的人们好似条条溪流，汇集
到广场正中，跟随明快的音乐节奏，翩翩
起舞。 休闲的人们三三两两，跳舞的阵容

持续强大，孩子们奔跑欢笑，浓郁的生活
气息在公园里弥漫，随汉江水飘扬。

在汉江南岸，公园入口，一座似碑似
塔的物体高高耸立，自上而下“安康洪水
历史标志塔”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40 多年
过去，重建的步伐从未停止，发展的姿态
日新月异，家园与公园融为一体，安康徐
徐展开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画卷。

茶余饭后的空当、 灵感枯竭的恐慌
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公园，踏步道、
登阶梯、倚栏杆，在山中滋生阳气，在水边
洗涤智慧。 虽然每个公园会有不同的主
题， 但它们都带给人可感可及的美的体
验———乐山亲水，心旷神怡。

父亲退休后随我们在安康生活，他也
喜欢在城市漫步， 并且每天必达万步标
准，年过七旬依然步履矫健，精气神俱佳。
“安康依山傍水，满目青绿，城市何尝不是
个大公园， 实在是健康养生的好地方。 ”
———父亲的话，我深以为然。 于是叫上更
多人一起，行走公园，看见安康。

公 园 里 的 安 康
周亭松


